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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与
画

我在堂屋睡得正香，被父亲喊醒：老窝子
起来，陪我去卖麻。

哈欠连天中，见披着粗布大手巾的父亲在
等待我回应，只好乖乖下了床。

头天晚上，父亲已经将两大捆约三百多斤
的黄麻包扎好，码在板车上绑牢，还顺便用打
气筒给轮胎打满气。这些黄麻是从岗头上砍扛
回来，全家人起早贪黑剥好、晒干，去城关卖了
好给我缴学费。开学快两个月了，欠老师的账
还没给呢。其实，庄子上有很多收购黄麻的小
贩，就是价格压得极低。我家的大黄麻用鸡粪
猪屎做基肥，长得又高又粗，是麻纺厂喜欢的
上等好货，扛麻时压得我们龇牙咧嘴，剥麻时
父母手心磨出血泡，辛辛苦苦收回家，母亲可
舍不得贱卖这批好麻。

看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正是清晨三点。
父亲已将板车拉到大门口，就等我了。匆匆忙
忙洗把脸，穿上父亲给我买的新凉鞋，接过母
亲递来的擦汗毛巾围在脖子上，我将纤绳搭在
左肩，双臂使劲压起长把手，看似笨重的板车
顿时平坦轻盈起来。我像只小牛犊在前面拉，
父亲跟在后面搭把力。有父爱相随，我脚下生
风，心里踏实。

村庄还未醒来，周围隐隐绰绰，一片寂静。
咬成半块饼干状的明月清冷地挂在西边，让我
很是为里面的嫦娥仙子担心，那么小的月亮怎
么住人啊。担心归担心，好在晨曦初露，月色当
空，还是可以避开泥巴路上的坑坑洼洼，板车
在我的牵扯下，出村还算顺畅。

走到约两里地的马场，是个几百米的上
坡。父亲边推，边给我打气说，只要你好好念
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农村伢子，读书是
唯一的出路呢。这年我十二岁，第一次拉板车
卖麻，第一次对生活弯腰。我憋住气，双腿打
颤，和父亲吭哧吭哧地将板车奋力拉了上去。
汗珠子顺着我的脑门不断掉下来，幻化成一滴

滴美好的梦想。
父子俩趁着黎明，步履蹒跚，行走在进城

卖麻的路上。前面是机耕路，偶尔有冒着黑烟
的三轮车轰隆隆地驰过。三轮车屁股上挂着自
行车，里面是满满当当的上城人。明明有自行
车骑，自己却花钱坐车，让自行车也坐车。有钱
是好，我就很羡慕里面的人。父亲见我累了，跟
我换着拉板车。肩无压力，我顿觉一身轻松。等
这批黄麻卖掉，母亲还答应给我扯身布料做新
衣和新书包哩。虽然穿补丁衣服上学没人笑
话，但父亲认为我那只老布缝的浅书包掉过好
几支钢笔，是该换了。

心里正美滋滋想着，却见父亲加大力气，
使劲在拽两只又长又笨重的把手。侧目一看，
车身有些向左边倾斜，车胎压扁，没有一点气，
难怪板车推起来费劲。我和父亲只好在半道上
停下来，没有打气筒，不见修车店，离县城还有
好几公里路程。这可咋办？我问父亲。父亲口中
喃喃自语道，刚才在家还给两个胎打足了气，
怎么说坏就坏了呢？正着急，见远处又咚咚咚
开来一辆小四轮，父亲忙掏出香烟，向司机招
手求助可有打气筒？司机刹车后接过烟，说没
带这玩意儿，可捎上我们和一板车的黄麻，需
要收两元车费。父亲捏了捏空口袋，很为难地
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了父亲的难处。进城的一

切开支，都依仗这一板车还没卖掉的黄麻。我
一个穷学生，也是空无分文啊。司机见了，说你
没钱招什么手啊？言毕，开车扬长而去，丢下我
和父亲在空旷的石子路上，叹息徘徊。我暗暗
发誓，等我长大了，有能力帮助别人时，我一定
尽力伸出援手。让心照亮心，世界才美好。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此刻的板车像个瘸
子，咯吱咯吱向前艰难地移动着。好不容易
挨到化肥厂门口，见边上有个自行车维修
店。父亲很高兴，抖擞精神将板车拉过去补
胎。师傅手脚麻利地将板车一边支起来，拆
下钢圈，发现里面的内胆受到碾压，破了个
口子，说无法补胎，只能换新的。新的内胆
价格是五元钱。父亲递上香烟，说黄麻还没
卖，请帮忙补一下胎吧，补胎钱回来一定送
上。修车师傅嘴里嘟嘟囔囔说不可以的。我
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又多了几许，心里不忍，
便脱下新凉鞋，做抵押。师傅才勉强将板车
胎补好。父亲赔笑后，看着我的脚，问：光
脚走路会疼的。我说没事，小孩皮厚实着
呢。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岂负有心人。父
亲带领他的小儿子，拉着板车继续向前。

那时没有平坦的柏油马路，铺上石子就
算不错的路了。那时的我，还是个皮白肉嫩
的学生，尽管跟在板车后面推着前行，光脚

踩在石子上，柔软的皮肉与坚硬的石子相
碰，注定会硌脚。脚拇指踢到尖锐小石头
上，血会沿着脚丫子流下来，那是种钻心的
疼。一路走来，石子与灰尘将原本白嫩的双
脚，污得不像样。父亲走了一阵子路，停下
来，把肩上的大手巾撕开，将我那双磨出血
来的光脚包扎起来。父亲光着膀子，眼里有
泪花，继续拉板车，时不时地回头看我的
脚。我疼的是皮肉，父亲疼的是心。

晨起的店铺渐渐开门营业了。早点摊上的
油条、煎饼、红豆稀饭、狮子头、大米饺子散发
出阵阵幽香，争先恐后往我鼻子里灌。弯腰撅
屁股跑了十多里路，早已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我使劲咽了咽口水，不敢看那些馋人的、无法
拒绝的美食，只好低头拼命推板车。我能感觉
到父亲那深沉的目光扫过早点摊，又落在我的
身上，却无法言说。从此，我对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这七个字，刻骨铭心。

等我们到了县麻纺厂门口，那里早就挤
满了卖麻人。父亲拉着板车刚拐弯进大院，
车胎压着什么了，发出 的一声巨响，惊得周
围人齐刷刷向我们看。我发现左边刚补的胎又
爆了。父亲自我安慰说，好在货物到站，爆就爆
吧。散了一遍老九分香烟，几位庄稼汉乐呵呵
过来，帮忙将黄麻搬下来。过秤，拿到一叠大团
结，父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说老窝子，这趟
黄麻多卖十几块钱呢。走，我们先去吃油煎大
饺子，管饱；再买块好布料，再换个新胎，再......

父亲边说，边小心
翼翼地将我抱到板车
上，挺直腰板，推我向
前。板车继续一瘸一拐
地在街头滚动着。我闭
上眼睛，感觉有许许多
多的美好，正在向我涌
来。

卖 麻
胡先友

初见极目，是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宣城。
2014年安徽省作协主办的“全省内刊联席会
议”的活动中。参加这次活动的有碧宇姐姐、
开芹、竹叶和我。那时候，家住六安的极目正
在宣城做一个项目，我们大家乘坐的火车还
未进站，就听极目频频给碧宇姐姐打电话，
原来他已经在站台等候多时。

虽然这次是我和极目的初次见面，却因
为早已在刊物和博客读过他的诗歌，对他没
有半点陌生或窘迫，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
欢。在宣城的几日，他既是和我们一起参加
活动的文友，又是东道主。大家都很高兴能
够他乡遇故知。活动结束，他开车载着我们
游览宣城名胜古迹，品风味小吃。相聚的日
子虽然短暂，却很温馨。

后来的日子，我们也会因为一些活动偶
尔相聚。但，也只是偶尔。大部分活动，极目
都是缺席的。电话询问，他会告诉你，这会
儿，又因为生计，辗转在外地的某一个城市
了。

漂泊迁徙的生活，使极目的诗歌中体现
出深深的沧桑之感！

今晨早醒，便再无睡意。起身走进书房，
极目的《零度天空》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抽
出，翻开，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极目的
诗歌世界……
一场霜冻
日子断成两截
我和你，在温度的两端
渐行渐远
——— 极目《撕裂的照片》选段
这条红尘的路，我们都曾和无数人相逢

过，因为共同的目标或是共同的爱好，有了
共同的追求。我们因此结伴同行，惺惺相惜，
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依
靠和温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忽然有一天，
一阵风来，一场雪过，彼此会在昔日的目光
中悄然走失，这里或许是友情或许是爱情，
也或许，是赖以生存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总
之失去之后有不舍，更有深深的遗憾和眷
恋！所以这首诗的结尾，极目这样写道：
还在留下来吧
这景色多么美好
那半截撕裂的照片
就当用来渡我的
船票
读他的这首诗，我的心里有了微微的酸

痛，并且做了良久沉默。我静静地坐在书桌
前，遥望远方，思索属于自己的那张船票，此
刻，遗失在何处？

文字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否让读者产生
共鸣。而极目这首诗的成功，就是让我们这
些千千万万个读者，想起自己的那张“船
票”。

无论是我认识的极目，还是在诗歌文字

中游走的极目，给我的感觉都是沉默和孤独
的。他穿梭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之间，来往于
各个不同的建筑工地。他从不敢松懈和怠
慢，他的心上泊着父母、妻子，和女儿。肩上
扛着义务和责任，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筑建
一方无雨的天空，安置亲爱的家人。用自己
的血汗浇开生活那朵艳丽的花朵，让其绽放
其美，洋溢其香，来装扮，自己美丽的家园。
其实，这没什么
即使我不走
季节也不会把我炒个不停

自打母亲把我的背囊系好
我知道一条路
从生到死从春到秋

只是，我学会了谎言
像一只怕事的龟
把所有的骨头结痂成外壳
内心的柔软
谁也不说
——— 极目《我一直在路上》
这首诗也让我久久回味。他让我看到一

个孤独的背影，在告别自己年迈的母亲。我
之所以只看到他的背影，是因为不敢看他的
脸。我怕那张脸上的泪水会淋湿我的心房，
我怕会和他的不舍与落寞撞个满怀！他的背
影里有和我相似的辛酸和无奈。同他一样，
因为生计，我也一直在路上。因为在路上，我
们没有别人的那份舒适与安详；因为在路
上，我们舍弃了一些追求和梦想；也因为在
路上，我们没有品茶夜读的静谧，没有闲观
落日的向往。我们不光脚步在路上，灵魂在
路上，就连思想和意念都在路上。在路上，我
们不得不加快脚步，绷紧心弦。或许有泪、有
伤，有不可向外人道的彷徨。却也只能把骨
头结成痂，做成一个安全的外壳，然后，纵横
阡陌，笑傲江湖！

我知道，为什么我能和极目成为好友，即
便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

读极目的诗，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
伪装，比如脸上有泪，你可以说，是因为天空
在飘雨。当眉心被一方雾霾笼罩，你也可以

故作轻松地告诉别人，刚刚一阵风，让你有
了瞬间的迷懵。

但是，极目是个重情之人，当曾经朝夕相
处的工友，终于有一天音信全无，他选择用
诗歌做一则寻人启事！
看见在建或者建好好的高楼
已不太容易想起你
十五年了，
身边的工友走散的很多
你也就是千分之一

那一年，无锡康桥丽景工地
你是钢筋班老师傅
我是刚入行的小工
……
你为了我，被打破了脑门

韦志初，我的贵州籍工友
我知道你不懂诗歌
但我却愿意把你的名字
写在这里
……
———《我的贵州工友》选节
在这首诗里，我再次看到那个挚情的极

目，他不光对亲人挚情，对朋友挚情，他更对
一个为了自己和别人打架的工友念念不忘。
十五年的时光何其漫长，漫长到足以改变和
遗忘。而这个叫韦志初的工友的名字，却在
十五年的时光流逝中愈加清晰，他不光被写
进诗歌，并将在极目的文字中万古留名。

是的，无论光阴如何变迁，时空多么遥
远，在午夜梦回，在华霜染指的时刻，我都深
深地思念你，并且愿你安好！

在物欲横流的凉薄人世，能记住别人恩
情的人，已经不多了。人们只愿意索取，不愿
意付出。索取时心安理得，付出后斤斤计较。
有多少人还愿意停留在初别的路口，只为了
你曾经的爱护之心？！

曾经听极目说过，为了生活，他在一个城
市。妻子在一个城市。他们花季的女儿在另
一个城市。一家人，在天南地北的三个方向。
这里面的凄楚酸甜，没有切身体会过的人，
永远无法体会！难怪极目会写出那么多令人

心动的诗句，当他与家人相互牵念的时刻，
正是心灵荒原种植文字、收割文字的绝妙时
机。

我记得年初，我在极目的博客里读到一
首他写给妻子的诗：
我的妻子，一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女人
昨天，把一盘宫保鸡丁送错包厢
赔了三十元钱，相当于她的半天工资

我的妻子，在和她男人述说这些的时候
表情像之前这页尚未着一字的诗稿
那般平静
在这一首篇幅不长的短诗里，我看到一

位四十多岁的女子，送错一盘鸡丁时的沮丧
和懊恼。或许三十块钱对于很多人，只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是对于一个有两个
孩子正在读书的母亲，对于一个丈夫正劳作
在一个杂乱的建筑工地上的妻子来说，她都
以为，那是她不该去犯的错误。于是，她隐藏
了心中的泪水，在极度脆弱的时候，跟自己
的丈夫说出内心的委屈。但是，她却努力保
持平静，只为不让自己的爱人担心。因为她
知道，爱人此刻的懊恼和她一样的深切，为
了自己不能给予她安稳的生活，舒适的环
境。

在这首诗歌里，极目对妻子的爱和疼惜，
已经穿透纸背，抵达了每个读者的内心！

此刻，我手捧极目的《零度天空》坐在三
楼的书房。初夏凌晨的光辉透过玻璃，落在
书本上 。我的目光正在这几行文字中流
连———
虚设的良辰美景
露珠隐藏了芒刺上的刀锋
无语夕阳，等我用浓酒
说服疼痛的岁月
——— 极目《麦子熟了》选节
这些文字的精灵，在我的心头翩翩翻飞，

让我感受到艰辛、坎坷也那么美好。极目诗
中的每一粒汉字都是温暖的。人世间凡此种
种都意味深长，不可言说，而这些无声的句
子恰恰都在传递此种深意。我想解读，又已
忘记了自己，沉醉在其中了。我合上书本，起
身走出书房。

我知道，众多和我们一样的朋友们，在这
个宽广辽阔的人世间，都卑微渺小如一棵浮
草。就算偶尔舞出了美丽，那也是，草叶在风
中飞。

而极目，即便只是一株迎风冒雨的草儿，
也必将开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花朵。此刻，我
迎着初升的朝阳，祝福他！

随风起舞的草叶
——— 极目和他的诗歌

李艳

评评 论论

解放路西与刘园路南交叉口处建了个大型室内农贸市
场，从1号门进去第二个摊位便是小雷的水果摊位，摊位约15

平米，铺台呈匚(fang)形，上面整齐有序地摆放着30多种水
果，个个新鲜靓丽，夺人眼球。

小雷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骑上电瓶车就往摊位赶，因
为社区居民买菜都是在上午6点到11点之间，买过菜顺便带
一点水果回去这是常事。

我到农贸市场买菜，无意间发现与小雷相邻的几个水
果摊位几乎无人光顾，而她摊位上的顾客一个接一个，40分
钟左右，竟做了十多笔生意。只见她满面春风，笑迎每一位
顾客，顾客往她铺面前一站，她马上依据顾客性别年龄不
同，分别招呼道：“阿姨”“大姐”“叔叔”“大哥”，接着是“您
好，想买什么水果？”声音是那么温柔，让顾客感到如沐春
风。有时，她还主动问顾客买水果是自家吃还是送亲友或是
去医院看病人，在品种的搭配上热情地提出建议。水果过秤
后，她又总是把电子秤的显示屏对着顾客，让顾客明白自己
所购水果的重量与金额。

小雷在前台打理，老公小吴则是全身心地做好后勤，两
人天天同时起床，同时离开家门，只不过一个去农贸市场零
售水果，一个去“西商”批发水果。

小吴是六安人，高中毕业，小雷是贵州安顺人，初中毕
业，两人在温州打工时相识，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千里姻缘
一线牵”，2004年，他俩结为夫妻。

结婚后，他们合计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有房才有家
呀，买房需要几十万，如果有了孩子，更要花钱啊！他们觉得
抓紧挣钱是当务之急。“割不断的亲情，离不开的邻”。正在
他们一筹莫展之际，远在兰州的小雷表姐来信了，要他们到
那里做早点生意。于是，结婚不到三个月的两个年轻人便踏
上西去的火车，来到那闻名遐迩的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城市——— 兰州市。

小吴小雷是负债去兰州的，做早点的餐车是表姐帮助
买的，第一个月房租是表姐垫付的。但是他们有吃苦的思想
准备，到兰州三天后就出生意了。

出摊的地点在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与西北师范大学之
间的建宁东路旁，这是人流如织的繁华路段，离住处有2

公里。早点以葱花肉馅饼为主，有时也做一点韭菜盒子、洋
芋盒子，同时售卖流质早点营养粥。小雷口齿伶俐、做事麻
利，主要负责制作馅饼，小吴则负责卖营养粥和收款。

当时，他们的馅饼在安宁区口碑盛佳，远近闻名，每天
从6点开始，第一波顾客是早起行人，第二波是学生，第三波
是上班族，第四波是老人，一直能延续到午后1点。小雷说，那
几年自己卖早点，却没吃过早饭，一般直到下午2点收摊回
到住处，才能两顿合在一起吃。

他们做馅饼买的食材均为好中选优，面粉是上等春小
麦粉，油脂是正宗跑马场菜籽油、肉馅是新鲜肥瘦相间的肉
馅，再加上独特的调料和精工细作，因而做出的肉馅饼两面
金黄、外酥里香，视觉口感都很好。营养粥有原味豆浆、小米
粥、醪糟、黑米粥、奶茶、燕麦粥等七八种之多，装在加盖的
塑料杯中。

和面、擀皮、 馅、调制佐料、熬营养粥都是头一天晚上
做好。兰州的夏季比较凉爽，可是，冬季特别的冷，和面尽管
是在炉子旁边进行，但和着和着还是冻住了，双手抓着面团
简直就像抓着冰团似的，骨头眼里都是凉的。每天深夜三点
起床，四点出门，赶到建宁东路，天就麻麻亮了。呼啸的北风
吹在脸上，像刀割像鞭抽，但是只要有顾客往餐车前一站，
他们立即就忘却了一切，忙个不停。

相由心生，境由心造。在兰州的七年里，他们每天都能
卖出七八十斤面的馅饼，中午蹬车返回住地时，望着那鼓鼓
的钱袋子，两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心中充满了对未
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

2012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带着在兰州生下的两个宝贝
儿子和淘得的“第一桶金”，回到了家乡。他们先在市区主干
道旁买了一套120平米三室一厅的楼房，又带着大孩子去省
立儿童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从此结束了浮萍般的漂泊
生活，令人揪心的孩子的病症也得到了根治，他们感到从未
有过的开心！

小吴曾在部队服役三年，多次得到表扬，并获得金灿灿
的优秀士兵奖章一枚。他的交际圈中有干部，有教师，他喜
欢看书，“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父母教育孩子，身教重于言
教”他经常向小雷交流自己的人生感悟。

小吴回来后在苏宁找了份安装电器的工作，小雷则全
力做好后勤保障，两个孩子上学、放学也主要由她接送，隔
三差五地为装修老板和街坊邻居做点保洁。

小雷告诉我，她做保洁是严格遵循先厨房、再卧室客
厅、后洗手间的程序，各个房间的抹布截然分开，对于每个
房间的打扫，又是按照先上后下的原则进行。厨房的油烟机
和玻璃窗是最难清洗的。她清洗油烟机是先用洗涤灵擦洗
或者浸泡，再用抹布清洗，最后用湿纸巾擦，经过三道清洗，
油烟机上的油腻污垢才能清除干净，油烟机才显得光泽锃
亮。她在清洗玻璃窗时先用掸子将窗子上的浮灰掸去，再用
水冲，最后用磁力擦窗器擦洗，即站在梯子或凳子上，手拿
一块磁力擦窗器隔着玻璃吸引另一块磁力擦窗器来回揩
擦，有时还爬到窗外擦洗。四年来，所有业主对她的服务都
赞不绝口，不少业主付工资时还多给个十元、二十元，表示
对她周到服务的褒奖。

大孩子已上高中，小二子暑假后也要上初中了，要把孩
子培养成人成才，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治家之策应当与时
俱进，于是他们便凑足20万元，按照相关部门的合约以租代
售的方式(租期30年)租了个摊位零售水果，开始了新的征
程。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小吴小雷多年来像燕子衔泥衔
草筑巢一样，一点一滴的积攒，终于买了房，有了家，日子越
来越有盼头，这是不懈奋斗得来的，更是遇上了好时代。他
们常说：我们知足，我们更感恩！

雨洗霾天，风拂香莲。
霰光波，斜影 珊。
嵌红镶白，丛绿斑斓。
共空中明，清中爽，景中妍。

鱼浮水涨，鸟落枝弯。
柳琴奏，乐响鸣蝉。
放歌蛙鼓，摇草蜻弹。
妙自中然，闹中静，伏中安。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每年立秋之后，天气渐渐转凉，父亲吃过晚
饭，喜欢到村头转悠，我自然也是紧随其后。

闷热了一夏，漫步在清凉舒爽的初秋之夜，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了。月亮的清辉铺天盖地洒下来，目光所及之处，影影绰绰，微风吹
过，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瞬间给整个世界增添了几份神秘之感。路
边的草丛里虫鸣啾啾，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忽急忽缓，忽疏忽密，如
同天籁。脚步所及，鸣叫骤歇，脚步轻移，鸣叫复始，曾一度担心我会
踩了啾啾虫鸣，而伫立不动，侧耳聆听，想分辨出是几只虫儿在叫，或
是身隐在何处，奈何越是分辨，越是混沌。似千口齐鸣万口齐唱，又似
就一个声音，在用不同的唱法炫技；声音仿佛来自稍远处的田野，又
似源于脚下的草丛，偶尔抓一下头，那虫鸣似乎沾了一手，顺手揩一
下鼻子，几声虫鸣便被吸进了肺腑，溜进了肚子，随即肚子里面也有
了啾啾虫鸣。

秋夜如此美妙，如同魔术师精彩绝伦的表演，叫人流连忘返。父
亲牵着我的手，说：“回家，躺在床上也可以听，梦里，也可以听。”我
信了父亲的话，回家路上，听了一路，躺在床上，月光透过窗棂，洒在
卧室的地上，我凝神望着地上的月光，虫鸣顷刻此起彼伏地响起，伴
着悦耳的虫鸣，不自觉地进入了梦乡。

我不确定我在梦里听没听到虫鸣，但在第二天早上，我硬缠着父
亲把我的床从后墙处移至窗下，这样，晚上月光再洒进卧室，就会洒
满我的床，一床月光，一床虫鸣，梦里自然会虫鸣声声。

现在想起父亲那晚说的话，感觉颇有几分诗意，原来身处在美妙
的环境里，人人都会变成诗人。

如今身居城市，总是怀念儿时乡下的秋夜，怀念那可以沾在手指
上的虫鸣，可以呼吸进肺腑的虫鸣，可以在肚子里啾啾的虫鸣，可以
随同夜光洒满一床的虫鸣。而秋，在一声声悦耳的虫鸣里，日渐丰腴
起来，香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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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际而来
在岩层深处
汩汩流动
与青翠交相呼应
共谱
一首生命的赞歌

汪梦/配诗
流冰/摄影

行香子·雨后荷塘(定格)
鲍世勇

诗诗
歌歌

为爱筑巢
丁仕龙

听 秋
尚庆海

散散
文文


	07-PDF 版面

